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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本研究基于 Q 方法探讨高职学生对于移动学习的认知情况， 研究高职学生的主体特征、移动学习的参与度类型和
受影响因素。研究发现高职学生总体表现出习惯性行为参与，呈现出 4 种参与度类型。该研究能够优化移动学习并加强高职智
慧课堂的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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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引言 
教育信息化 2．0 时代，移动技术辅助学习( Mobile-Assisted 

Learning，MALL) 推动“教学革命”及线上线下混合式的“金课”
改革。较传统教学，MALL 具有便捷性，智能性及交互性等优点，，

但因自主性及随意性亦面临一些问题( Kukulsa-Hulme2020)。参与度
用来检测学生学习行为及有效性( Cho ＆ Casta  eda 2019)，其重要

程度自不必说，尤其是对于高职学生，其自主学习能力有待进一步
提升，如何改善自我调控能力及学习行为并提升参与度，已成为迫
切议题。鉴于此，笔者采用 Q 方法探讨高职学生移动学习方面的
参与度特征，类型及影响的因素，旨在优化高职学生学习策略，提
升学习效率，，推动“互联网+教育”的信息化混合智慧课堂建设。 

2.文献回顾 
2.1 移动学习参与度 
所谓移动学习的参与度，特指学习者通过移动终端进行的在线

学习。参与度视域下，学习者学习发展变化及教育环境对学习者
学习的影响渐渐受到研究关注。 Moore( 1989) 和 Wenger( 1998) 
等学者看来，参与度表现在学习过程的行为方面，还包括情感交流
及思维互动。随着移动网络设备和技术及信息化普及程度的不断提
高，研究者注重移动信息化与学习内容的交叉研究( Hrastinski 2008; 
Moore ＆ Kearsley 2011) ，学生的自身导向，情感方面及人际方
面、社会和文化方面、外部环境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是移动学习
在参与度方面进行研究的主要范畴( Delaney et al． 2019; 杨九民等 
2010; 田阳等 2017) 。 

移动学习背景下，参与度，成为衡量学习行为过程的直接指标，
是基于过程评判线上学习效果的前提和面向结果考查线上学习的
补充。鉴于此，，就高职学生进行基于移动学习过程的参与度研究，
探讨如何提高参与度具有重要意义。 

2.2 Q 方法 
目前有关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度的研究尚无法满足 MALL 

实践领域的需求。传统的量化研究不管是调查问卷还是访谈，或是
借助人工智能的数据识别，，通常情况下都侧重于对学习者的学习
行为和参与过程的分析统计，某种层次上忽略了在主观和客观因素
的影响下，学生情感投入认知变化及、自适应调节方面等隐性信息
的挖掘与分析。Q 方法尽管在国际的学术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应用，
但就目前国内该领域研究现状来说，还有待进一步发展，研究成果
亟待扩充，成熟且具代表性的研究方阵还未成形。目前该领域所开
展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，或偏重理论，或偏重应用
( 如周凤华，王敬尧 2006; 郭锋涛，段玉山 2015; 程惠珊等 
2019) 。 

Q 方法提倡“以人为本”，通过其信念、态度及价值观等主体方
面，探讨主体结构、种类及相关性，注重研究人类的主体性方面，
是科学的方法论，( Stephenson 1953，1982) 。相比常规量表或调查
问卷，Q 方法具有以下显著特征: 第一， 方法是针对学习者主体
性方面的小样本集中研究，，基于行为互动理论的“主体性”客观
描述( Brown 2008) ；第二，Q 方法将量性及质性两方面的研究结
合起来，对受试主体认知，、心理活动及、行为动机等主体性进行
探究; 第三，Q 方法面向开放式探索性探究，有利于开拓新思路( Ｒ
amlo 2016)  。 

3 参与度类型 
3.1 功用社交型 
数据显示，社交功用型的学生赞同将基于移动的学习情况融入

过程性评价，同时也提出教师评价及任务发布中的存在问题。这类

学生关注自身兴趣、需求与学习内容的匹配，某种程度上移动学习
能够增大其社交范围，促进以空间建构为基础及以媒体线上服务的
互助同享的学习行为。其中某位学生指出:  “就我个人加入的社团
里，工作语言就是英语，这使我不得不说英语。一年来就有很好的
效果。”他们也没有否认通过移动学习而产生的习得表层化，零散
化等问题，但通过有效利用零碎时间，他们的知识不断得到内化巩
固，专业技能也有所提升。 

3.2 交互应用型 
访谈数据表明，交互应用型学生注重将移动学习与个人爱好、

生活体验联系起来。一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新生说道:   “本
人经常通过短视频录制来模仿国外的脱口秀，并分享在社交平台。”
这类学生更愿意通过在线方式来发表观点或进行提问，他们认为线
上留言“可以将语言组织得更严密”“更容易把话说清楚”。 

3.3  批判融合型 
批判融合型学生赞同线上线下混合式这一学习形式。有学生这

样抱怨:  “互动交流微信群没有教师的参与和监督。”他们对提高
岗位应用能力、跨文化交际能力有强烈的需求。这一类学生有确切
的学习的目标及极强的学习动机，大部分学生能够独立分析学情、

分配任务、自主决定学习策略，选择学习方法，在很大程度上，这
些都影响着移动学习的参与度。 

3.4 自调节重构型 
数据显示，自调节重构型这一类学生对自身未来的职业规划以

及学习过程进行了比较多的反思，在移动学习的参与过程中，他们
的情感方面及认知上的变化表现出了很强的自我适应和自调节能
力。部分学生认同“当前的部分学习 APP 资源丰富，较有趣味”，
“电影起了很大的作用”。因此，他们趋于规划自己的移动学习，
能够合理安排时间，合理规划学习进度并制定目标和任务，不但减
小了移动学习对技术和平台的依赖，还有助于学习效能感及专注力
的保持。 

4.讨论与建议 
( 1) 将信息化技术与课程资源相融合，优化移动学习。 
 面临 5G、区块链及人工智能这些新型技术的推广，将很大程

度上减少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的成本，更易获取高质且、权威的
教育及学习指导。依据交互方面的应用及社交功用这两种移动学习
的参与数据，基于线上程序软件和网络社交服务，建设优质的互动
条件对挖掘高职学生持久的学习内驱力并维持强烈的移动学习动
机和效能感方面具有重大价值。移动学习参与中的社交学习行为直
接影响学习的效果，同时间接推动在线“师生的共同体”。不仅可
以迎合高职学生在移动学习参与过程中的自主交互需求，而且有助
于提高移动学习环境下高职学生的学习绩效及粘性( Delaney et 
al． 2019) ，提高终身学习能力。 

（2）依据高职学生学习能力，进行规划学习及学情的分析，
不断改善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的调节力及适应力。 

移动学习不仅仅是学习方式或学习过程，更是师生及生生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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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交流互动。信息技术下的移动学习持续更新升级，高职学生不但
要注重生成式移动学习参与过程，还要关注关联感知易用性及有用
性的移动学习认知参与过程。高职学生利用思维导图及云班课，云
文档等记录管理软件，不但可以合理避免数据过量及信息混乱，还
可以分析零碎的数据信息，，进而优化改善移动学习效果。  

( 3)学生作为移动学习过程的参与主体，而教师作为决策支持提
供者，应能够保证移动学习参与度的实现。 

批判融合型高职学生对移动学习参与的需求主要是基于学习
过程，于是在线考核测评标准融入参与度，能够推动结果性评价向
形成性评价的转变，还能够对高职学生的学习过程，学习认知及态
度情感进行有效干预及科学测评。但是，部分教师将学习者的低“抬
头率”或参与状态差归因于移动信息技术，甚至发布命令来管理高
职学生校园网络以及移动终端设备的使用。教育部吴岩( 2018: 7) 

指出: “手机也能够在课堂上用来进行师生互动，，管、堵不如疏、

导。”   鉴于此，教育管理者应当注重建设网络教学的长效运行机
制，充分满足学学习者的学习上的需求及教学上的实际，持续改进
移动设施设备方面的审批报备及智能化安排和管理，不断优化“互
联网+教育”的移动学习平台。 

5.结语 
本研究通过 Q 方法探讨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参与度，具有重

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。高职学生移动学习大体上分为 4 种参与度
类型，功用社交型、交互应用型、批判融合型和自我调节重构型。 

他们能够充分认识外语移动学习的特征，并能在移动学习参与过程
中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协同与社交，交互与自主。高职移动学习参
与度受影响因素包括信息网络技术方面的聚合程度、课程建设方面
的适应度、在线教学环境的可靠性和教育管理政策方面的适应性等

客观层面的因素，也包括学习者主观方面的因素，例如学习动机、

学习效能、自主学习能力等。 
与国外相比，国内目前学界中 Q 方法的、影响力与接受程度

尚存一定差距且有待进行更多更详实的实证研究。今后研究者可通
过新技术包括虚拟仿真技术及人工智能进行多模态历时与共时并
存的研究，进而助力移动学习方面的研究更深入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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